
《折翼》 

 

  望著依然無星無月的天空，感覺著涼風從頰邊拂過，看著層層的

黑雲，今天的夜晚依然是靜的可怕。 

  坐在漆黑的頂樓角落，黑色的翅膀如蛹般包護著我，墨黑的羽毛

輕拍在我的頰邊，看似平靜的夜晚就如同以往一樣，但只有自己知道

那只是我的自欺欺人。 

  毫無情緒波動的眼神望著前方，我以為這世界沒有任何事情可以

撥動我無心的湖畔，但是我清楚的感覺到自己內心的拉扯，墮天使是

不被容許有心的，為什麼現在我會感覺這麼煩悶。 

  今天一如往常的在頂樓醒來，一如往常的依然討厭陽光，一如往

常的黑色翅膀在黎明破曉的時消失。 

  唯一不一樣的大概就是平常那個應該來吵我的人不在，白童話今

天一天都沒有來打擾我睡覺，沒有在我身邊嘰嘰喳喳。 

  當我覺得不習慣，下樓去尋找她，無意間的我從護士的口中得到

了關於小鬼的消息。 

  聽說，她的病情在前幾天開始惡化；聽說，她被送進了加護病房

觀察；聽說，她身體非常虛弱，生命數值異常低落，需要做最壞的打

算。 

  聽完，我轉身回到頂樓，坐在水塔旁沉思，意思大概就是白童話



可能會死的意思嗎？ 

  曾經我想過，如果有一天我的翅膀可以讓我飛翔，我的翅膀不在

是黑色的羽翼，我能快樂的活在天堂，不被別人歧視、被別人丟棄，

或許我不會這麼仇視天使、或許我不會這麼怨恨這世間所有的一切，

或許我就不會這麼的厭惡唾棄我自己。 

  在我的心中，天使跟惡魔其實是屬於同一種東西，但天使比惡魔

還要更醜陋，自視甚高的天使，掩蓋著內心的虛榮邪惡，外在卻是如

此的虛偽。 

  『因為鳳哥哥是上帝派給我的天使。』 

  想起上次白童話對我說的話，我發現我的心中開始有塊東西漸漸

在成形，有一種十八年來都沒有過的感覺，若隱若現。 

  撫著心口，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從來沒有這麼依賴、這麼眷

戀著某人，我是沒有心的墮天使，不應該有這種情緒的。 

  死亡本來就是人類必經的一條路，死亡本來就是白童話應該面臨

的一切，這是在她出生就已經決定好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知道自己以後無法再看見她喜歡笑的一臉童稚的樣

子，我的心情會這麼的矛盾、困惑。 

  我不希望她走，不希望她死，我已經漸漸習慣上她老是喜歡纏在

我身邊，我已經習慣她的溫暖笑容，我…… 



  她在無形之間，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意間她已

悄悄的在我無波動的心湖內，撩起了一波一波的漣漪。 

  無意間的，她……已悄悄的進入我的心中。 

  微微偏過頭，盯著墨黑的羽毛在風中飄渺，曾經夢過想要飛翔，

但我知道那一切只是渺小的希望，我討厭自己的無能殘缺，我厭惡自

己的身分。 

  但是她上次的話，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或許童話不會跟其他人

一樣，她或許不會用鄙夷的眼光看我，所以我想救她，我想救那個世

界上第一個願意了解、第一個不會嘲笑我的女孩。 

  下定決心，站起了身，墨黑的翅膀在風中不斷的飄揚，背對著從

烏雲中露出臉的月光，看著眼前自己的影子，以及自己影子上的翅

膀。 

  我要救她，就算知道那條是條不可逆的路。 

※ 

  白色的病房內很安靜，只有維持生命的呼吸器運轉及心電儀的聲

音，無聲無息的從窗戶落下，兩側黑色的翅膀將不大的單人病房佔

據。 

  站在病床前，我看著略微蒼白的容顏沒有以往的孩子氣笑容，猶

豫了一下，我伸出手撫摸著她的雙頰，墮天使是沒有心的，也是不被



容許有心的，但是她讓我了解了什麼是關心一個人、眷戀一個人甚至

是重視一個人是什麼感覺。 

  「鳳哥哥……」沙啞的聲音從透明的氧氣罩內傳出，剛才緊閉的

雙眼微微的張開。 

  「抱歉，把妳吵醒了。」  

  她不語，直盯著我身後的黑影。 

  「我一直沒有對妳說，其實我不是人類。」知道她正在看我身後

的翅膀，輕聲說。 

  我很清楚的感覺到自己心中的不安，雖然知道她不會嘲笑我，但

在把真相暴露在空氣中時，我突然害怕起，如果她會懼怕我怎麼辦？ 

  抬起頭，我盯著她恍恍惚惚的雙眼，全世界都可以懼怕我，就只

有妳…… 

  「我一開始就知道鳳哥哥你不是我認識的鳳哥哥，我認識的鳳哥

哥早在好久以前就已經到了天堂，只是我一直不去接受那個事實而

已。」良久，童話才思考了一下，略微沙啞的出聲。 

  透過一些管道，我知道了童話所有的事情，她口中的鳳哥哥是以

前的青梅竹馬，也是她最喜歡的一個人，童話在十歲開始發病，十五

歲的鳳岸穎在來到醫院探望童話的路上，被一台逆向酒駕的汽車撞飛，

當場不治身亡。 



  「曾經我想過，明明鳳哥哥跟闇郢長的不像，為什麼我會執意選

擇你當我的鳳哥哥，現在我找到原因了，闇郢你跟鳳哥哥身上擁有著

相同的氣質，一樣孤單的氣質。」 

  聽到她這麼一說，讓我一愣，雙肩僵直。 

  「一開始遇見你的那天，你老是擺著一副孤傲不需要陪伴的樣子，

但是我知道，我有注意到你心中的聲音，你說你好孤單，不想要再一

個人……只是，現在時間到了，吶，闇郢，我是不是會死、是不是不

能像童話那樣，有天使來救我……」 

  「我一定會救妳，不會讓妳死的。」我要救她，一定不會讓她死。 

  「鳳哥哥……不要在安慰……」 

  「妳忘了妳說過的故事嗎？」 

  對於我的轉移話題，她只是疑惑的點了點頭。 

  「我就是那個童話故事的主角，我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半魔半

神的血統讓我只是一個墮落的天使，我原本也是憎恨、厭惡這個世間

的存在。」 

  「我怨懟命運的不公平，我憎恨天使及人類對惡魔的鄙視，我仇

視著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但是妳，讓我知道了這個世界的不同，是

妳讓我感受到了溫暖，人類及天使之中，還是有像妳一樣的人存在。」

發自內心的，緩緩的我走向她，翅膀上的羽毛摩擦出沙沙的聲音。 



  是她讓我感受到了被人需要、被人關懷、被人重視的感覺，原來

我也是可以被人喜歡、被人關愛，而不僅只是一味的欺騙及嘲弄，所

以我要救妳，只是很抱歉，我並沒有辦法像故事中的一樣陪伴妳。 

  就算要跟上帝安排好的命運對抗，我也要將妳從天堂中搶回，只

是在未來我無法伴隨在妳身邊。 

  「天使的翅膀是天使生命及淨化的來源，現在我將我的翅膀折下

來給妳，用我的翅膀來換取妳的天堂。」 

  「折下翅膀的天使會怎麼樣？你會怎麼樣？」似乎想握住我的手，

但虛弱的身體無力動作，而我了解她的心思，主動牽起她的手。 

  「……不會有事的。」扯開來到人間第一抹微笑。 

  「你也要跟鳳哥哥一樣離開我嗎？」感覺到她的手緊握著我。 

  「不要緊的，我不會離開妳的，妳只要乖乖的睡一覺就好，明天

一早妳就什麼事情都不會有的。」 

  不理會她的驚呼，半跪半蹲著在她的面前，擲起她的手，我想也

沒想的輕輕的在手背上烙上一吻，很輕很柔的吻。 

  「噓，現在妳好好休息，閉上眼睛，一下子就會好的。」撫著她

的手心，我將她的被子好好覆蓋至全身，摸摸她的頭說。 

  向前走了幾步，轉過身面對著病床，張開我身後的黑色翅膀，說

來也真諷刺，原本象徵罪惡的翅膀，如今卻是拯救自己重要之人的重



要媒介。 

   再看躺在病床上童話的臉，黑色的翅膀占據了幾乎整個房間，

閉起眼，念上了那道母親在我出生前朗誦於耳邊的咒語，火紅色的魔

法陣出現在我的腳下，散發著不如以往詭異的火紅溫暖光芒。 

  傳聞天使折翼會變成凡人，會失去天使的資格、遺失回到天堂的

方法，而墮天使折翼，我想大概就是靈魂破滅、四處遊蕩等待下一個

重生的機會吧，但墮天使幾乎是沒有輪迴的資格…… 

  可是我不後悔，為了她，我可以丟棄我的翅膀、我可以被奪取墮

天使的身分，只要她還能用那溫暖的笑容生存在世界上，只要她還能

維持著這一切，我連一點後悔都沒有。 

  「再見了，童話。」看著努力想要坐起身的童話，我給於她一個

笑容，看著逐漸消失的身體，我對著她說著最後一句話。 

  說完後，我陷入了無止境的黑暗，但我一點也不後悔，我折下我

的翅膀來換取童話一個人的天堂。 

  就算那個天堂裡沒有我的陪伴，相信她也是會一個人站起來好好

面對接下來的挑戰吧，童話妳要好好活著，拿著我的翅膀，連我的那

一份一起努力。 

  再見了，吾愛。 

※ 



  晴空朗照在世間上，微微的涼風為這悶熱的空間帶來一點清新，

時間會悄悄的帶走一切的傷痛，但掩蓋在現實無事中傷痛卻也悄悄的

在心中不斷萌芽。 

  位於市區藝術展覽館內，今天舉辦著某大學藝術系的畢業展覽。 

  「童話，妳看妳又在這裡發呆了，真不知道這幅畫到底哪裡吸引

妳。」說話的是一名褐髮的女孩子，叉著腰不滿著看著看在畫作前發

呆的女孩。 

  從她的視線望去，可以發現是一名黑色長髮的女孩站在一幅名為

『罪與罰』的畫作前發呆，『罪與罰』主要是在說天使與惡魔的故事，

兩界從遠古時期就大小戰爭不斷，罪與罰大致上在表現的就是天使懲

戒著打亂人間及天界的惡魔。 

  盯著那幅畫，白童話的思緒開始恍惚，她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下

來她對於天使跟惡魔的故事會突然感興趣起來，在她的心底，總覺得

其實惡魔不壞。 

  今年二十二歲的白童話是附近大學藝術系的學生，這次的展覽她

也有參展，而那位褐髮的女孩子是她的好朋友－－淳于雙兒。 

  「不知道為什麼只要看到天使跟惡魔我就會不由自主的被吸引，

總覺得有種好熟悉的感覺。」不好意思的搔搔頭。 

  這種感覺從好久好久以前就開始困擾著她，十四歲的她原本會死



的，但不知道為什麼在某一天的早上，她一覺醒來，她發現原本病危

的身體、原本破爛的身軀，很神奇的在一夕之間好轉，最後她甚至可

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樣去上學，只要靠吃藥跟定期回診就可以了。 

  只是有件事情，白童話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當她一覺醒來不被

病魔折磨，痊癒的那天早晨，盯著床邊可疑的黑色羽毛，眼中的淚就

不斷的滑落，沒有理由的掉下。 

  明明病好是自己的夢想，明明想要活下去是自己的希望，可是不

知道為什麼盯著那根可能是烏鴉的黑色羽毛，白童話就剋制不了自己

想哭的心情。 

  總覺得，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被她忘記了，總覺得有很重要的

人從她的生活中遺失了。 

  「不過說到天使跟惡魔……我發現童話妳其實很喜歡天使跟惡魔

耶。」 

  對於淳于雙兒的話，白童話沒有說話，僅僅只是微笑不語，任由

淳于雙兒拉著她走向屬於她們藝術系的展覽區。 

   沒多久，白童話就和淳于雙兒來到了屬於她們學院的展覽區，

首先來到的是淳于雙兒的展覽畫作，她畫的是關於夜間的森林，把夜

晚的森林勾勒的維妙維肖。 

  看著那幅畫彷彿就置身於森林中，潺潺的水流聲及夜晚的蟲鳴都



歷歷在目，從其於觀看畫作的人的反應看來，就知道淳于雙兒的畫作

技巧不輸任何一個藝術家。 

  「雙雙，妳的繪畫能力還是跟以前一樣好。」白童話由衷的對著

好友說。 

  「嘻嘻，只是剛好手感來了而已，別說我了，我想去看看妳的，

好期待妳這次會畫出什麼東西。」從後面推著白童話，淳于雙兒難得

的不好意思。 

  「我……」 

  「好了好了，說這麼多沒用，快點去看才是對的。」沒有讓白童

話有多話的機會，馬上推往擺放她畫作的地方。 

  一靠近那裡，淳于雙兒就發現不遠的前方有一幅畫作的前方有人

在圍觀，喜愛熱鬧的她，二話不說拉著白童話闖進那陣人群中，當擠

至最前方的時候，才發現圍觀群眾在看的居然是白童話的畫作。 

  而她也終於知道為什麼白童話的畫作會得到這麼多的圍觀跟驚

呼，因為真的好特別好特別，不是畫作本身，而是畫作所散發、所要

傳遞給人的感覺。 

  「童話，妳這次又是以哪個天使或者惡魔來創作了？」盯著畫作，

淳于雙兒吞了口口水。 

  白童話喜歡拿天使惡魔這類的東西創作已經不是秘密了，可是眼



前的這幅卻跟以前的都不一樣，是那麼樣的特別、那麼樣的容易引起

大家的共鳴。 

  「他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他是由天使和惡魔所生的墮天使。」 

  墮天使這個辭彙彷彿是她心裡的潘朵拉盒子一般，有著許多的悲

傷及痛苦，但她卻不知道為什麼。 

  「墮天使？」 

  「那是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從前一位天使下凡來到了人

間遇見了一位惡魔……」白童話說著腦中浮出的故事。 

  她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聽來的，但是她就是知道，以前也有一個

人曾經對著她說這個故事，而她也念過給一個人聽……她什麼都不知

道，但她知道，不管那兩個人是誰，一定是對她來說很重要的人。 

  倏地，在人群外的一角，一抹若隱若現的身影出現的人煙較稀少

的角落，火紅的頭髮加上琥珀色的雙眸，最令人顯眼的大概就是身後

的黑色翅膀，那個男子盯著人群內的畫作，微微的勾起一抹笑。 

  『這樣我也能放心……』在最後轉頭的那一瞬間，看了看白童話

的側臉，男子憑空消逝在角落中，遺落下的只有一根黑色的漂亮羽

毛。 

  被人群圍觀的畫作是一幅人物畫像，一位如焰的紅髮加上深沉琥

珀色眼眸的男人，令人眼睛唯之一亮的大概就是那個男人身後有著一



對張開的黑色翅膀。 

  黑色的翅膀不如天使向來擁有的白色羽翼，黑色的翅膀向來都象

徵的不詳，黑色的翅膀從古至今都是惡魔及墮天使的徵象。 

  但是那幅畫並不會給人不幸的感覺，相反的那幅畫帶給人們的是

無限的幸福及希望，不知道是因為那名男子溫暖的笑容還是溫柔的眼

眸。 

  彷彿在對著觀看之人訴說著一段故事，一段不可抹滅的過去，一

段不可遺忘的存在。 

  大大的畫作下只用鉛筆寫著短短的幾個字：『我折下我的翅膀，

來換取屬於妳的天堂。』 

 

  以及畫作的屬名－－《折翼》。 

 

 


